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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洪

赵红娟教授《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研
究》一书，主要通过对湖州四大望族书籍
编选、评点、序跋、刊刻及销售活动的系
统研究，从四大望族经济实力、科举仕
宦、文化素养、人脉资源、编刊特征、编刊
家个案、著名选本与刊本的传播等方面，
来揭示晚明江南望族图书编撰、刊刻和传播
的特点、规律和文化意义。作者一方面尽量
展示晚明湖州四大家族编刊活动的共同点，
另一方面更是在为我们寻找晚明时期湖州
出版业共性当中的特性，然后进行比较、重
组和呈现，这对当前传承中华文化、推动书
香社会建设，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笔者出生在晚明望族茅坤家乡湖
州练市镇的花林村，但对茅坤及茅坤家
族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后来在读书的时
候，从杭大中文系朱宏达教授那里得知，
我的老家花林原来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十
分有名的唐宋派代表之一茅坤的故乡，从
此便开始了对茅坤及其家族的关注。我
大学毕业论文就写了《集文章武略农桑于
一身的茅坤》，后来又在浙江大学张梦新
教授指导下，完成了《茅坤传》的写作，所以
现在捧读赵红娟教授的大作，有一种非常
熟悉的亲切感和一种如获至宝的兴奋感。

纵观文化历史长河，中国出版业在
晚明时期，无论是出版内容，还是印刷
技术，都达到了顶峰，而晚明出版业最

繁荣的地区就是在经济文化最为发达
的江南。当时江南一带，涌现了南京、
杭州、苏州、常熟、湖州等著名出版中
心，每个出版中心仿佛是一座出版大厦，
而入驻这些出版大厦的有许多世家望
族。就世家望族参与著述、编刊活动情况
来看，同处湖州一地的闵、凌、茅、臧四大
望族堪称典范。在晚明出版这个大舞台
中，有名有姓有记载的四大望族参与者就
有79人之多，所编刊书籍达300余种，现
存馆藏书籍约3000部。其编刊活动既注
重精品意识和视觉效果，更强调经济效
益，商业特征已经十分明显。

赵红娟教授通过对湖州四大望族
图书编撰、刊刻和传播活动的展现，使
读者可以了解明代中国出版业从家刻
到坊刻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到晚明社会
经济文化的生动缩影，也可以感受到晚
明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爆发出来
的文化创造力。这些望族编刊家中，最
著名的是以《春秋左传》首开湖州套色
印刷先河，并编撰刊刻有30余种书籍的
闵齐伋；编撰《两拍》且一生刊刻有25种
书籍的凌濛初；编刊《元曲选》等10余种
著作的臧懋循；因编选评点《唐宋八大家
文抄》而“海内无不知”的茅坤；编刊《东
坡先生全集》等14种著作的茅维；编刊
军事百科全书《武备志》的茅元仪等。

在对该书的研读过程中，我发现赵著
与其他同类著作的不同之处，就是关注到了
晚明湖州四大望族编刊活动的不同之处。

茅坤、茅维、茅元仪为代表的茅氏
家族的著述、编刊活动是在京杭大运河
的两岸，是中国桑蚕文化的发源地、湖
羊饲养的原产地。闵齐伋、凌濛初的著
述、编刊活动是在太湖南岸的织里，现
在隶属于吴兴区，为中国童装之都。臧
懋循的著述、编刊活动是在天目山余脉
顾渚山，现在隶属于长兴县，是茶圣陆
羽撰写《茶经》的地方，是中国茶文化的
发源地。这是地域文化的不同，造成了
编刊活动的不同。

闵、凌二氏的财富累积过程，得力
于纺织业。由于晟舍所产绵绸门幅宽，
又有长度，所以畅销湖州各地。闵、凌
二氏从这种纺织活动中获利，编刊活动
的经济基础十分雄厚。臧氏世居湖州
长兴水口，其顾渚山是唐代中期著名贡
茶——紫笋茶的产地，晚明长兴顾渚山
贡茶之役仍有，尤以该山明月峡所出岕
茶名声最响。但由于商业经营较缺乏而

又生齿浩衍，相比其他三大望族，经济实
力较弱，因此刊行大部头著作时，会以前
后集等形式分次刊刻。茅坤生活在大运
河畔的练市，茅氏家族发挥大运河灌溉区
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通过蚕桑业积累
了大量资金，而这些资金又被投入店铺
业、丝织业、刻书业，甚至高利贷等商业活
动中，以获取更大收益。四大望族中属茅
氏最富，故有百回巨著《祈禹传》从创作到
出版一夕而就的传说。这是经济基础
的不同，造成了刊刻规模的不同。

闵梦得与凌义渠因官居高位而又
雅好书籍，从而推动家族刻书事业。凌
迪知、茅坤、臧懋循因壮年罢官归田而
从事编刊活动，并成为家族编刊事业的
主心骨与主力军。凌迪在常州同知任上
被罢官归家时，年仅38岁，从此优游林
下，著述编刊。臧懋循36岁从南京国子
监博士任上谪归，从此不再出仕，而以编
刊活动谋生。茅坤44岁在大名兵备副
使任上落职家居，基本上在家从事辑评、
编刊活动，评选了《唐宋八大家文抄》《汉
书抄》《史记抄》等众多书籍。凌濛初与
闵齐伋则是因科举失意而投身于编刊活
动事业的典型。凌濛初曾四中或五中副
车，蹭蹬科场，内心愤懑不平，编撰《拍案
惊奇》，聊抒胸中块磊。闵齐伋曾入太学
读书，然进取无成，遂耽于著述刻书，成
为湖州套版刻书第一人。这是官场仕途
的不同，造成了刊刻目的的不同。

闵齐伋刻书内容广泛，经史子集兼
具，所刊书籍多为市场畅销书的翻刻
本，自己首刊的很少。凌濛初刻书以集
部文学类为主，这与其文学家身份一
致。其刻书多有凡例，而少有刊刻时间，
这与闵齐伋刻书绝少凡例而多具刊刻时
间正好相反。凌濛初刻书虽然多朱墨
本，但无两色以上刊本，而闵齐伋所刊之
书三色套印本多达9种，其《西厢记》五色
插图更是享誉中外。臧懋循是藏书家和
戏剧理论家，重视戏剧作品收藏，其《元
曲选》《荆钗记》等的编刊活动与此相
关。茅氏刻书内容最广，而且质量高，影
响大。就印刷颜色来说，则以墨本为主，
但因受闵、凌套印影响，在天启崇祯间，
茅坤家族也产生了一个刊刻套色书籍的
团队，刊有套印本8部21种。这是刊刻
方法的不同，造成了刊刻特点的不同。

凌濛初的编刊影响主要是编撰《两
拍》而成为了畅销书。凌濛初在编写好
《两拍》之后，并没有亲自刊刻，而是将

书稿交给了苏州尚友堂来出版，由于确
有“拍案惊奇”效果，故崇祯元年（1628
年）一问世，就翼飞胫走，成了海内畅销
书。闵齐伋的编刊影响是套色印刷，他
在前人套色印刷图画的基础上，首创了
套色印刷文字，他以朱墨两色刊刻由孙
月峰评点的《春秋左传》，从而成为套印
文字书籍的第一人。茅坤的编刊贡献
主要是编选评点《唐宋八大家文抄》。
作为唐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某种意
义上说，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抄》，就
是在主张他的文学观念。该书在当时就
盛行海内，明清两代一共刊刻了15次，
引发了唐宋散文的评点与选编热潮。臧
懋循的编刊贡献主要是编刻了《元曲
选》，他让《元曲选》几乎成为元曲的唯一
选本兼全集本而为读者所接受。这是刊
刻影响的不同，造成了文化传播的不同。

赵红娟教授对四大望族编刊活动
研究的最大突破，是没有把研究局限于
文学编刊这个小范畴内进行，而是把研
究对象扩展到了四大望族的整个编刊
活动，这也就能更好地揭示四大望族编
刊的特点与规律。明清江南家族图书
编刊活动研究，是涉及家族文化、文学
传播、书籍出版，是跨越文学、史学、文
献学、文化学、社会学、出版学、传播学
等多学科的一个综合研究，很考验作者
功力，是对作者“文化视野、文献功力、
文学重心”的综合考验。

曾经在湖州师范学院教书多年的
赵红娟教授，虽然离开了湖州到杭州
工作，但她的研究方向还多为湖州
的人文历史。她除了研究晚明江南
望族的文学编刊与传播之外，还进
行了“《臧懋循集》点校”“姚觐元日
记整理”“拍案惊奇——凌濛初传”

“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失落
的苍穹——董说及明清之际遗民文化
心态研究”等与湖州相关的文化课
题，并已出版《凌濛初考论》《拍案惊
奇——凌濛初传》《明遗民董说研究》
《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等多部
反映湖州历史文化的著作。

湖州晚明四大出版家族之编刊与扬播
——读赵红娟教授《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研究》

忍 冬

自从近代报
纸出现后，迅速
成为大众传播的
重要载体，它的
时效性、广播性
与易藏性均高于
书籍杂志，报纸
的副刊也因它的
时效性而深获读
者青睐，许多文
集或小说最先都
刊载或连载于报
纸副刊，再精选
成集出版的。湖
城张顺发先生的

“人文收藏”就
是从收集报纸资
料起步。

收藏，通常
缘起于没事偷着
乐。张顺发早年
在医院药剂室工
作，时常接触到
各种药盒，他发
现许多废弃药盒
上的商标图案丰富多彩，便剪贴成册以供参考与自赏。2010
年他结识湖州收藏自行车标牌的卢守雄，写了相关报道刊于
《湖州晚报》并感言：“一个人穷其一生，做一件钟爱的事，
并不会因年老与岁月流逝而淡忘。”

从上世纪80年代受聘通讯员以来，张顺发与纸媒结下不
解之缘。起初他自费订阅了许多报纸，然后分门别类剪报成
册。随着报纸的相继扩版，容量越来越丰富，文章也由“豆
腐块”升级为“千张页”，剪报的方式已难以取舍，于是，他
便将版面分门别类套入文件袋，贴上题名加以收藏，以人物
专辑为主线，旁及重大事件、热点新闻、行业史料，及其它
综合性资料多达近千种，且做到只要说起湖州一些文化、文
艺人才或提及某事，他都能快捷地取出相关的资料袋，里面
除报纸版面外，还有相关的照片、文稿、名片、票证等一应
俱全。

书籍在爱书人之间的传承与流转，才是作者最为欣慰的
归宿。步入张顺发新居书房，窗外一抹翠色入帘青。古旧书
桌一角置以药箱，上面供名医李时珍随形根雕，还请人补刻
上铭记，所见“潘春林先生处方笺”，在1964.5.16开出的药
方中“苦丁茶”“忍冬藤”都名列其间。张顺发有段时期办
公室地正处于湖城府庙一隅，因近水楼台于书摊购藏过许多
纸品资料，他通过这些藏品的转赠或分享，又结识了新友或
知音。

2009年，张顺发拿着在书肆购藏的《西塞烟云》登门拜
访湖城名宿凌以安先生，此书为凌老2000年送出的签赠本，
凌老欣然再签下“顺发先生购于书摊，凌以安2009.10.26”
的题记，他随后经过5次采访，不失时机地以《世纪风雨情》
的文章，记述了凌老的风雨历程。

张顺发人缘甚好交谊极广，可谓三教九流难以细数。浙
江文坛的汪浙成、李杭育、高锋等作家的资料，是张顺发重
点收集的对象。作家高锋常年专注笔耕，无暇关注相关的资
料收集，当他看到张顺发所汇有关自己各时期文档专辑时，
在感激、赞赏之余均悉数拍照留存。在与名士或凡人的交往
中，张顺发都一视同仁，通常以资料开路便一见如故，不过
这仅是第一层面，接着他会将会面过程结合所藏资料写出报
道或散文发表，这第二层面不仅回报了受访者，也创作了属
于自己的“人文档案”。

早年在菱湖医院工作时，张顺发与龚肇智、徐克昌是同
事。二老均属治学勤勉且为人低调的前辈，作为后学的张顺
发，既敬仰老同事著书立说的功德，且想借自身的人脉与特
长，为师长们的学术成果推介助其一臂之力。他在本地报纸
上发表了相关独家报道如《一代喉科名医徐荷章及其子女》
《龚肇智和他的湖州明清望族研究》《在人文经纬线上》等推
介文章，同时，也为龚老师这一冷僻的学术成果，日后受到
嘉、湖两地有关部门的重视，起到了牵线搭桥的重要作用。

有幸多次拜访湖籍版画家赵延年先生，应该是张顺发最
为珍视的经历。2010年9月15日，相机定格了赵老轻抚家乡
晚辈之手的情景，这动人的轻抚，既体现出赵延年的故乡深
情，也无不透露出张顺发的亲和力，这便是他常年接地气而
历练出来的社交“杀手锏”。当张顺发递上多年收集的相关资
料时，赵老师浏览后十分感动，应允为其写“人文收藏”题
词，并于每年寄赠自制的贺卡问候新年。

茶人寇丹，自号“文场草寇”，素以桀骜不驯著称。不过
老先生遇上热心人张顺发这位忘年交，便如同他画笔之下的

“黑猫”没了脾气。2017年春节，寇丹应约在《湖州晚报》开
专栏，每周一篇的所有文字，均由张顺发负责请人打印，经
作者校订后送去报社刊发，费用均由张顺发自理，以至2018

年 《 寇 丹 随
笔》 结集出版
事宜，也由他
一手操办，故
此，寇丹执意
要以“发友之
文 ” 作 “ 代
序”。 2019 年
名 为 《 十 二
邀 · 阅 湖 州》
大众文化讲坛
文稿成书，其
中，由寇老主
讲 “ 一 片 茶

叶”开坛，他在扉页上书赠张顺发：“感谢你无微不至的关
怀。”当初寇老去韩国问茶，全程由张顺发陪伴与照顾，鲜为
人知的深情都凝聚于“无微不至”这4字之间！

桐乡作为湖州毗邻之地，也属重要的人文旁观者。张顺
发经徐重庆先生牵线结识桐乡书人夏春锦，彼此相知相交与
《梧桐影》民刊同步，守住了这份绵长的书香。诚如菱湖籍作
家费爱能感言：“好好地写一部张顺发传记，恐怕是最具意义
的一桩事了。”作为沪上著名的传记文学家，费氏能出此感慨
当属肺腑之言。

随着网络博客等新传媒的相继停摆，许多民间一手资料
遂成过眼烟云，而不玩电脑的张顺发，其纸质“人文收藏”
却因坚守而“修成正果”。现在原件转成网版很容易，而没了
原版真的就无迹可寻了。张顺发的贤内助朱炎琴，同为医务
工作者，在整理资料与誊写稿件等诸多方面均功不可没。

“聚苕霅风流点滴，汇菰城隽永文脉。”张顺发的纸媒版面收
藏，并不追求创刊、复刊、号外、年代之类可奇货可居的珍版，
而是锲而不舍地收藏与人生同步的纸媒版面，他借重的是“藏以
致用”，属名副其实的“人文收藏”。资料共享是他的最大心愿！

人文收藏，构筑嘉会之桥

向来访的文友介绍收藏的资料

品读评赏

剪报资料

赵延年题署

《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研究》，赵红娟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吴永祥

在湖州的历史上，乌程县存在了很
长时间。但有人会问，“乌程”二字是
什么意思呢？当然，稍懂点湖州历史文
化的人会说，“乌程”二字源自秦时乌
巾、程林二氏（两家善于酿酒）。这种
说法主要是来自湖州本地的传统方志和
有关文献，如晋代的 《三吴土地记》
云：“县有乌林氏，秦时程林、乌巾二
家，能酿美酒。始皇二十六年，改菰城
县为乌程县，属会稽郡。”南宋嘉泰
《吴兴志》载：“城面溪泽，菰草弥望，
故名。秦既并楚，改曰乌程，属会稽
郡，以乌巾、程林二氏所居也。古者因
生赐姓，后之郡县乃多因姓而命名。二
姓以善酿雄其乡，音又相协，秦尚富
强，一时更革，至今仍其名也。”

而在晚清时，著名学者李慈铭已
经发现浙江地区的许多地名是古越语的
遗存了，他在自己的《越缦堂日记》中
指出：“盖余姚如余暨、余杭之比，皆
越之方言。犹称于越、句吴也。姚、
暨、虞、剡，亦不过以方言名县，其义

无得而解。”具体到“乌程”，首先要讲
讲这个“乌”字。其实在一些历史地
理学家和语言学家们看来，“乌程”其
实是古越语的遗存。“乌”字没有实际
意义，如高旭彬在其文章《乌伤：一
个美丽的误会？》中提到：“当代著名
史地学家与语言学者如谭其骧、陈桥
驿、周振鹤、游汝杰等还曾进一步指
出，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广泛遗
存。根据他们的研究，今江浙一带的
姑苏（苏州）、无锡、乌程（古代湖州
属县）、由拳（古代嘉兴）、句章（今
宁波慈城一带）、姑蔑（即太末，汤溪
龙游一带）等地名都是越语孑遗。”贯
于首的“姑、句 （通勾）、乌、余、
由、无”等字其实都是越语发声词，
并无实际内涵。这是一种“齐头式”
的格式。周振鹤、游汝杰先生在发表
于上世纪 80年代的一篇论文中还提
及，“以乌（音）为发声的做法在当代
的闽南语中仍不鲜见，同时，在浙北地
区以乌字起头的地名还有很多。”

当代学者李锦芳则认为“乌为民
族总称、程为专名”（这里的民族是指
古百越族），他在发表于《中央民族大
学学报》上的论文《百越地名及其文
化蕴意》中指出：“于、於、乌百越地
区此类地名有：乌伤、乌程、於陵、
于菟、于潜、于乡。此类通名亦作百
越部族名冠首字：于越、乌浒。这种
族称冠首字其实是百越自称瓯(他称越)
的异写。东越亦为东瓯，西部有西
瓯。据《逸周书》及《路史》，先秦百
越各部有：沤深、越沤、瓯、瓯越、
瓯、且瓯、瓯人、区吴等。可见瓯
（沤）成为了百越各部的普遍族称。古
区、沤、瓯通。说文：瓯，小盆也；
沤，久渍也；区，藏匿也。可见百越
族称瓯等字是记音用字，与本义无
关，于乌亦无实义。于於乌冠首的百
越地名源于部族、支系名，于於乌为
民族总称，伤、程、潜、乡等为专
名。《汉书·地理志》：‘乌程县，秦
置，古为乌程氏居，因名。’此明言地
因人而名。有人认为乌程是姓氏，我
们觉得它更像百越部族名称，有如乌
浒。乌程后作姓是源于部族名。这种
由部族名变为地名的例子在百越地区
并不少，夜郎、句町、且兰等均如
此。广西南部古有乌浒滩，亦由乌浒

得名。”
按学者李锦芳的研究，“乌程”应

当是古越族的部族名称，后来才成为
地名。而“乌程”一词其实是汉人的
音译。而湖州地区也的确是先秦时古
越族生活之地。因为在春秋战国的时
代，吴越虽为两国，但其民大概率为一
个民族（古越族）。古书中记载：“三吴
在古不入职方，其民皆断发文身。”

《吕氏春秋》中云：“吴王夫差将
伐齐，子胥曰：‘不可。夫齐之与吴
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
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
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
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
使之，越于我亦然。’”从考古成果
看，湖州地区也有越国文化遗存，如
安吉发现了越国贵族墓群。又根据文
献记载，直至汉代，仍有越人生活，
如《吴兴备志》引《舆地志》曰：“汉
文帝封东海王摇之子为顾余侯，即乌
程之西余山也”，又引 《路史》 曰：

“楚灭越，封越王无疆之子蹄于乌程欧
余山之阳，为欧阳亭侯，子孙因以为
氏。”东海王摇、无疆之子蹄都是越
人。当然，文献没有告诉我们有多少
越人生活在西余山、欧余山周边。但
是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西余山（现
名西山）附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

至马桥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这是不
是一个古越族先民们的生活遗址呢？
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才能有所定论。

那么，古代人给“乌程”二字赋
予了“酒文化”这个含义，有没有依
据呢？我觉得不能说全无依据。正如
读者们会问，那“乌程”这个古越族
部族中的人会不会酿酒呢？笔者认
为，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因为
考古发现，我国酿酒的历史很悠久，
浙江也不例外。在我省的河姆渡遗址
中发现了许多陶器，主要有釜、罐、
盆、盘、钵、豆、盉、甑、鼎等，按
使用功能可以分为炊煮器、饮食器、
储存器、汲水器。较为特殊的有灶和
盉两种；而陶盉形似酒壶，前有冲天
管状嘴，后为喇吹口，中间以扁平半
耳环连结。器壁内外打磨光滑，制作
精细，今天看仍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
值。多数专家认为这是一种酒器。而
在《国语》的《越语》中有如下记载：

“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
子，二壶酒，一豚。”这个记载，主要
是表明当时越国为了奖励人口优生优
育而出台的一项政策，从侧面也反映
了越国人是会酿酒的。

正是因为有了“乌程酒”这个文
化构建，让许多古代人特别是读书人
知道了“乌程”，并成就了许多诗篇。
唐末罗隐有“一瓶犹是乌程酒，须对
霜风度泫然”句，北宋秦观有“薄茶
便当乌程酒，短艇聊充下泽车”句，
宋人祝从龙有“百年烂醉乌程酒，千
首新吟晋宋诗”句，明末清初写出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的吴伟业有“扁舟百斛乌程酒，散发
江湖任醉眠”句。而自从秦朝乌程县
设立后，很长时间内乌程是湖州人的
深刻记忆。后来的许多湖州属县都是
从乌程县划出的，如长兴县，原名长
城县，是在西晋时从乌程分出；又如永
安县，就是后来的武康县，是在东汉时
从乌程、余杭分出；又有归安县，也是
在北宋时从乌程分出。

如今，虽然乌程县的建置早已撤
消了，但还有许多与被古人文化构
建过的“乌程”有关的地名曾经出
现过或留存了下来，如吴兴区有乌
山、乌巾桥，德清有乌巾山（现叫德
清山）。

从语言学角度看“乌程”一词的含义

位于吴兴区八里店镇境内的清代乌
巾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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